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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研究综述
———兼评《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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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沿着南方丝绸之路，与沿线多种文明相互融

合，在物质、宗教及文化等方面产生广泛交流Q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与南亚等国各

项合作不断深化，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愈发为学界重视《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

融合》广泛承继学界已有成果，又在著述体例及内容上大胆创新，从物质文化、宗教文化、语
言文学艺术自身的互动与融合入手，逐步抽丝剥茧，将古代巴蜀与南亚文化间的互动与交

流，清晰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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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巴蜀文明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又因巴山蜀水的哺育与滋养而独具

灵性，具有鲜明独特的区域特征和文化属性，继

1986 年三星堆遗址被发现后，青铜纵目面具、黄
金面罩、黄金杖等一系列出土文物引发学者广

泛思考与讨论，时隔 34 年，三星堆再度有重要

文物出土，“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古代巴

蜀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灿烂辉煌

的巴蜀文明，丰饶的物产、开阔的胸襟，使得巴

蜀先民走出盆地，在融入北方中原王朝之际，也

将触角伸向更远的南方异域———南亚。
一、“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研究历程

早在汉代，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

即有“蜀身毒道”［1］的文献记载，身毒国是古印

度的别译，从张骞通西域所得见闻可知，中国古

代西南 地 区 与 南 亚 间 交 往 的 历 史 极 为 悠 久。
1877 年，德国李希霍芬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
一词，用于描述汉代时期的中国和中亚、西亚以

及印度之间的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

线。
综观百年来的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互动研

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 世纪初至 40 年代，主要研究

中国和印度的交通情况，并结合域外研究者的

成果，如梁启超在 20 年代《中国印度之交通》中

即认为中印之间已经存在“滇緬路”，并且有发

生贸易关系，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

交通史考》( 1936 ) 、严德一《西南国际交通路

线》( 1939) 、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緬甸之古代交

通》( 1941) 、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 19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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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 1943 ) 、龚学遂
《中国战时交通史》( 1948 ) 、夏光南《中印緬甸

交通史》( 1948 ) 、朱 伯 奇《国 际 交 通 新 路 线》
( 1949) 等皆围绕中国早期西南对外交通情况进

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西南地区交通路线与丝

绢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内学者林名均

的《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 1942) 、郭
沫若的“西蜀文化说”、徐中舒《古代四川之文

化》( 1940) 、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

及其批判》( 1941) 、卫聚贤《巴蜀文化》( 1941 ) 、
冯汉骥《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 1946) 等将

古史记载与成都及周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相结

合，探寻四川古代文化，研究者将“西蜀文化”
“四川文化”“蜀的文化”都视为一个文化区域进

行研究，并逐渐将“巴蜀”联系到一起继而冠名
“巴蜀文化”，开始注意到古蜀国与中原文化融

合的问题，讨论多涉及古代巴蜀文化的概念、与
中原文化关系、巴蜀神话、出土器物等。

第二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期，

緬甸波巴信《緬甸史》( 1965 ) 、英国哈威《緬甸

史》( 1973 ) 、英 国 历 史 学 家 霍 尔《东 南 亚 史》
( 1982) 等域外学者的著作对早期中印緬交通进

一步考证，将汉代张骞出西域在大夏发现蜀布、
邛竹杖的史实联系起来，徐中舒《巴蜀文化初

论》( 1959) 、缪钺《巴蜀文化初论商榷》( 1959 ) 、
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 1959 ) 、严耕望《唐金

牛成都道驿程考》( 1968) 、桑秀云《蜀布邛竹传

至大夏路径的蠡测》( 1969) 、饶宗颐《蜀布与 Ci
－ napat · t · a 论 早 期 中、印、緬 之 交 通》

( 1974)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 1979 ) 等论著，

注意到了古代巴蜀地区的各民族、铜器玉器、丧
葬类型等，主要研究古代巴蜀与周边地区的早

期历史、社会经济、对外贸易、交通情况等，已有

论述涉及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问题，

古代巴蜀文化研究呈现出在传统研究基础上进

一步细化和研究范围逐步扩大的特征。
第三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至今，学者

们从历史、考古、经贸、文化、民族等不同视角出

发，积极投身于古代巴蜀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

研究，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

系》( 1983 ) 、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
( 1984) 、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 1987 ) 、伍

加伦、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 1990) 、

袁庭栋《巴蜀文化》( 1991 ) 、段渝《商代蜀国青

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 1991) 、蓝勇
《魏 晋 南 北 朝 隋 唐 佛 教 传 播 与“西 南 丝 路”》
( 1992) 、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

路”》( 2000 ) 、高大伦《从考古发现看西南丝路

沿线的文化传播》( 2008) 、颜信《南方丝绸之路

与古蜀对外关系探研》( 2011) 、霍巍《世界文明

史上的伟大奇迹: 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遗址》
( 2014) 、邹一清《近年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新进

展》( 2014) 、罗群《20 世纪以来“南方丝绸之路”
研究述评》( 2015 ) 、黎小龙《“巴蜀文化”“巴渝

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 2017)

等，先后对古代巴蜀文化的起源、内涵、发展、内
外关系等进行了诸多探讨，无论是在研究范围

与方向，还是在研究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不断

推进着古代巴蜀文化研究，使得巴蜀文化研究

领域越来越广泛，研究也更加深化，并呈现出跨

学科研究的鲜明特征。
二、“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的主要研究成果

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研究，涉及的研究地

二域范围相当广阔，内涵十分丰富，紧紧围绕着

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已硕果累累。学术

界对古代巴蜀与南亚地区的研究涉及经济交

往、政治互动、交通形态、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

多个方面，对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文明开展了

长期探索，也取得了大量新成果。限于篇幅，本

文着重谈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 一) 古代巴蜀与南亚地区社会经济研究

1929 年，四川广汉农民燕道诚在自家院落

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古代玉石器，数

量达 400 余件，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

幕。20 世纪 40 年代，历史与考古学家在川西地

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巴蜀文化”研究持

续升温，直至 1986 年，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

坑的相继发现，使成都平原地区的“三星堆文

化”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对三星堆青铜文化

的来源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或

认为其源于中原文化，与殷墟、西安、湖南出土

的青铜礼器上的浮雕有关; 或认为出土的青铜

雕像、青铜神树等与古代西南民族的传统有关;

或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雕像应与外来文化

的交流有关，因为无论在中原地区还是长江流

域，甚至古代巴蜀地区本身，都没有发现其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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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源头。1988 年，王友群发表《西汉中叶以

前中国西南与印度交通考》，开始讨论中国西南

地区川黔古道、川滇古道，并涉及蜀布、邛竹杖

来源考; 张善熙、陈显丹的《三星堆文化的贝币

试探》( 1989 ) ，关注了三星堆出土的贝币; 1989
年，段渝发表《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

化与华北和世界文明的关系》一文，以宏阔的视

野讨论了川西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1993 年，

段渝教授又发表《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

济文化交流》一文，认为商代成都平原三星堆古

蜀王都和成都，就已初步形成为中国西南同南

亚、西亚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1996 年，黎

人忠发表《南方丝绸古道与货币试探》一文，讨

论了蜀地的丝绸、邛竹杖、蜀枸酱及三星堆出土

的海贝，认为“海贝产于我国东南沿海或南亚沿

海国家，对 地 处 内 陆 的 四 川 来 说，当 是 外 来

品”［2］。到 21 世纪初，巴蜀书社围绕着中印关

系，出版了南亚研究基地丛书，如邱永辉、欧东

明的《印度世俗化研究》( 2003 ) 、文德富的《世

界贸易组织与印度经济发展》( 2003) 《印度科学

技术》( 2004 ) ，陈继东《当代印度对外关系研

究》( 2005) 等，分别从印度经济、政治法律、科学

技术、对外关系等方面探究南亚面临的问题。
此外，杨继瑞《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南亚: 现状与

前景》( 2004) 、杨文武《中国四川与南亚经贸合

作研究》( 2008) 、杨翠柏《南亚国家贸易与环境

保护法律问题探讨》( 2008) 《南亚政治发展与宪

政研究》( 2010) 、马克博尔 A 巴蒂博士的《中国

的和平崛起与南亚》( 2012) 、刘建和朱明忠等撰

写的《南亚研究丛书: 印度文明》( 2017) 等论著

围绕着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

兰卡等南亚国家，研究南亚政治发展，突出其在

东西方文明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二) 古代巴蜀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随着对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的

研究不断深入，学术界认为: 殷商时期的古蜀文

化中具有如此多的雕像、金杖、金面罩、神树、海
贝、象牙等文化因素，必然与南亚、中亚和西亚

文明具有某种联系，并且大胆判断，这些文化因

素能在古代印度河文明以及古代近东文明中找

到渊源，据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展

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并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

学术界通常将“古代从四川经云南出域外，

分别至东南亚、緬甸、印度、阿富汗、中亚、西亚

及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国际交通线”称为‘南方丝

绸 之 路’或‘西 南 丝 绸 之 路’，简 称‘南 丝

路，”［3］。1980 年前后，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

走廊”的概念，肯定了各民族沿着这条“走廊”南

北移动的历史，时至今日，南丝路的研究在近些

年已成显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西

南地区从事西南古道研究的学者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老一辈的学者如云南的方国瑜、王叔武，

四川的蒙文通、任乃强、童恩正、林向、李绍明

等，还有四川、重庆和云南的一批考古学、历史

学以及民族学方面的中青年学者。近 30 年来，

在南方丝绸之路考察研究中，西南高校和文博

部门对古代蜀国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交通古

道与商贸往来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4］目

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呈卓荦大观之势，从体

例而言，可简要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全面介绍，力求详尽。这类著作

多针对古代巴蜀文化、南丝路及中外交流进行

全面而详细地论述。其优势在于为学界提供全

方位的认知或勾勒整体面貌; 又巴蜀与域外交

流多经南丝路进行，故研究多由南丝路展开。
如伍加伦《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 1990) 、申

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以西南丝绸

之路为 中 心》( 1994 ) 、蓝 勇《南 方 丝 绸 之 路》
( 1992 ) 、段 渝《南 方 丝 绸 之 路 研 究 论 集》
( 2008) 、石硕《藏彝走廊: 历史与文化》( 2005 ) 、
霍巍等《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

流》( 2007) 、屈小玲《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古国文

明与文明传播》( 2016) 等; 第二类是某一领域的

专题论述。这类著述多侧重考察某一类问题，

力求精专，如“物质”“交通”“宗教”“民俗”等。
夏光南《中印緬道交通史》( 1948 ) 、方豪《中西

交通史》( 1970) 等以“交通”为专题; 农学冠《中

越民间文化的对话》( 2010) 、宇松汝《道教南川

越南研究》( 2017 ) 、印度学者谭中《印度与中

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 2006 ) 等则侧

重文化、宗教与文明的比较; 第三类是论文集，

自“巴蜀文化”概念提出以来，就有大批学者参

与研究，其后又与南丝路相结合，成果更为丰

硕。部分学者将自己的单篇论文结集出版，这

些单篇论文在发表之时便代表了较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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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集出版更见学者研究的心路历程。如季羡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1982 ) 、段渝《南方

丝绸之路研究论集》《走出盆地: 巴蜀文化与欧

亚古文明》( 2019) 等。
此外，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

推进，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探索和讨论“丝路学”及其学科构

架，如魏志江的《论中国丝绸之路学科理论体系

的构建》( 2016) 、马丽蓉《百年来国际丝路学研

究的脉络及中国丝路学振兴》2018) 、聂静洁《关

于完 善“丝 路 学”概 念 体 系 构 架 的 建 议》
( 2018) 、刘再聪的《丝绸之路得名依据及丝绸之

路学体系构建》( 2020) 。近些年来，全国范围内

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多次组织召开了“丝路学”
学术研讨会，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探索为例:

2015 年 9 月，成立了丝路战略研究所; 2017 年 4
月，隆重召开了首届“丝路学·国际论坛”; 2018
年 4 月，举办了第二届“丝路学·国际论坛”。
多年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对“一带一路”与丝路

学研究进行了深入交流，提出构建人文、经贸、
安全“三路并举”的丝路学范式，在协同创新中，

努力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以及中国丝路学学科

的发展。巴蜀文化研究也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

研究趋势，“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海陆丝绸之

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巴文化与南方丝绸

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华文化传播”“川渝文

化共建共享”等学术研讨会先后召开，“南方丝

绸之路”高峰论坛、“南方丝绸之路申遗保山云

端论坛”先后举办，值得注意的是，举办的会议

和论坛的地点，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尽管上述几种主要著述体例各有长短，但南方

丝绸之路无疑是一条以商品贸易、民族迁徙和

文化交流为主的重要通道，这对于我们了解古

代巴蜀与南亚文化互动交流大有裨益。
( 三) 古代巴蜀文化与印度宗教、文学研究

梁漱溟、梁启超、汤用彤在 1920 年前后就

已经开始讨论印度的哲学与佛教，钟敬文、鲁

迅、胡适、许地山、郑振铎等较早注意到印度文

学的发展和译介，但季羡林先生从中印建交前

后就开始研究印度文学，是介绍和研究印度文

学的第一人。1991 年，季羡林等人主编的《印度

古代文学史》，分别从吠陀时期、史诗时期、古典

梵语文学时期、各地方语言文学兴起的时期及

虔诚文学时期梳理了印度文学发展史，尤其是

讨论了史诗时期《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在印

度国内外的影响，并讨论了印度佛教文学、故事

文学、梵语小说等，季先生指出，“中国地处东

方，同印度作了几千年的邻居。文学方面，同其

他方面一样，相互影响，至深且巨。”［5］1998 年，

石海峻著《20 世纪印度文学史》，分析了印度在

宗教改革、民族运动、印度独立等过程中文学的

发展状况，2008 年，薛克翘《印度民间文学》中也

涉及印度古代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等方面

的讨论。
宗教文化研究方面，1992 年，吴焯《四川早

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一文

讨论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可能传播的途径，认为

四川早期佛教及其遗物由川滇緬印古道传入的

说法不能令人信服，此后又指出，“四川早期佛

教遗物具有明显的西北印度犍陀罗雕刻的风格

特征。”［6］2008 年，李远国发表《南方丝绸之路

上的宗教文化交流》一文指出，以“三星堆”为中

心的成都平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南丝路

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线路，也是中西方文化交往

互鉴的最早的信道，巴蜀文化、滇南文化、印度

文化等多种文化亦借兹互通，它促成并实现了

中西方早期的相互了解，形成了中外宗教与文

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华美篇章。［7］2010 年，谭继和

先生发表《唐僧玄奘与巴蜀文化》一文，认为《大

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各种见闻，深刻影响于巴

蜀地区的佛教绘事以及石刻艺术。［8］2017 年，中

国佛教协会宗性发表《早期巴蜀佛教与丝绸之

路》，回顾了古代巴蜀佛教兴盛的历史，并结合

唐代赴东南亚、南亚求法的五位巴蜀僧人，展现

了当时巴蜀佛教僧材辈出的良好风貌，并肯定

了早期巴蜀佛教所具有的包容开放、开拓进取

的精神和品格。［9］2020 年，汤洪的《古代巴蜀与

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一书出版，较为全面地

回顾和梳理了古代巴蜀文化与印度宗教与文学

的互动和交融。2021 年 3 月 9 日和 12 日，青年

学者李丹先后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四川日报

发表了评论性文章《解密: 古代巴蜀文明中有多

少异域文化?》《穿越时空，探寻古代巴蜀与南亚

的交流过往》，4 月 14 日，汤洪在中华读书报发

表《从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说起———试论古代巴

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一文，结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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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对三星堆考

古新发现的通报情况，再度探寻古代巴蜀文化

与异域文明的关系。
事实上，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

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甚巨，巴蜀地区佛教昌盛，转

世轮回之说深入人心，“本生故事”亦散见于各

类佛教典籍，甚至在敦煌壁画中，也有《鹿王本

生》《须达那太子本生》等本生故事。郑振铎先

生早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就曾谈到印度文学通

过佛教影响了中国文学，如唐代变文。他说:

“变文之渊源，不能不求之于印度。”［10］“我们重

要的民间文学，如弹词、佛曲和鼓词，也都是受

印度影响而发生的。”［10］毫无疑问，中国古代俗

文学也受到印度的影响。至《大唐西域记》产

生，到神魔小说《西游记》出现，“孙悟空”“观音

菩萨”等形象可谓深入人心，“善恶有报”“因果

轮回”“人生无常”等观念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

题材所要表现的内容，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

代文人的思想与行为。
综上所述，古代巴蜀与南亚地区的交往历

史悠久，从“蜀身毒道”到“藏彝走廊”，从“藏彝

走廊”到“南方丝绸之路”，近百年来在政治、经

济、历史、宗教、民族、文学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

就是巨大的，深刻说明古代巴蜀与南亚地区在

政治生活、经济往来、交通路径、文化传播、国际

关系、宗教文学等方面有着广泛而真实的联系。
自 2013 年国家倡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后，学术界以更多热

情投入古代巴蜀与南方丝绸之路建设和研究

中，同时，古代巴蜀文化在整个欧亚古代文明形

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也越来越引发

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三、“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研究的典型力

作:《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
围绕着“古代丝绸之路”“藏彝走廊”“西部

大开发”“南方丝绸之路”等社会热点问题，古代

巴蜀与南亚的互动交往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纳入

研究视野。1986 年，三星堆遗址出土了精美青

铜神树、巨形青铜大立人、面具金杖、玉璋象牙

等极为贵重的文物，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结合

青铜器、玉器、象牙等具体器物形态分析古代巴

蜀与中原文化、亚欧文明之间的关系，对具有双

边文化互动性质的物质载体虽有研究，却尚未

全面梳理。而且学者们尽管注意到古代印度文

化对中华文化很早就产生了影响，但鲜有学者

探究古代巴蜀文学与南亚文明之间的具体关

联。汤洪教授的专著《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

互动和融合》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更为全面

地总结了古代巴蜀文化与丝路沿线文化互动流

播的特征，正好回应了这种趋势和需求。2021
年 3 月，三星堆遗址考古再次震惊世界，100 多

根象牙尤其引人注目，500 多件文物让学者们再

次将古代巴蜀文化与亚欧文明联系在了一起。
汤著以文化传播为视角，解读古代巴蜀与

南亚互动和融合，在物产交换、商贸交流、中外

交通的文化变迁史中，彰显古代巴蜀文化的魅

力，促进了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互动交流研究

的深化和发展。“遥远的先秦时期，渴望与外界

交流且具有开拓精神的巴蜀古老先民，即通过

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广大地区发生着多层次

的经贸文化交流活动”［3］，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

化互动和融合经由南丝路连接到一起。汤洪教

授并未专论南丝路，而是草蛇灰线，伏脉于千里

之外，在具体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古代

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趋势，总结了古

代巴蜀文化与丝路沿线文化互动流播的特征，

使整部著作深具原创性、前瞻性和系统性，对当

代巴蜀文化研究与丝路文明互鉴交流具有积极

意义。
在著录特色上，该作视野宏阔、文献翔实、

图文并茂、特色鲜明。首先，该书亦采专题研究

之模式，以 12 个专题论述贯穿论题始终。丝

绸、邛杖、茉莉、井盐、象牙、海贝、琥珀这些物产

在南丝路上的流通与传播，往往以点带面，成为

最富双边互动与交融特征的物质载体。该作先

列举分析了文献中关于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文

明互动交融的特殊物产，再在此基础上梳理了

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给丝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带来

的影响，并结合时代特征探索了异域文化发展

流播的规律。因此，既有对古代巴蜀文化与南

亚文明互动交融史上具体问题的考证，又有对

诸多物质载体的整体把握，使得微观研究与宏

观研究完美结合，尤其是巴蜀茶与印度茉莉的

完美邂逅，成为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文明互动

与融合的重要符号，充分说明了古代巴蜀文化

与南亚文明在丝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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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交流与传播; 其次，全书三编并非随意罗列

拼凑，而是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串联起古代巴

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的清晰脉络。“互

通有无”是中外交流的重要目的之一，即物质贸

易向来被认为是古代不同地域文明相互交流碰

撞的主要载体，无论是横穿西域的丝绸之路，还

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

路，都是重在商贸交流，进而衍生出文明的互动

与融合。作者在“物质文化”一编中将物质交流

与文化互动结合来探讨，充分挖掘物质背后所

附加的文化因素。宗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之大

自不必多言，巴蜀地区普遍的佛、道及民间神鬼

信仰也造就了古蜀文人的奇丽文思。该作最后

一章即以考证李白“青莲居士”之名号来源为契

机，探寻巴蜀文学中印度文化的隐微印痕，呈现

出跨学科研究的鲜明特征; 再次，各专题皆能做

到以小见大，立足巴蜀、放眼世界，体现出作者

既深入精专又胸襟开阔的学术素养及视野。无

论是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互动交融的物质载

体，还是宗教文化( 佛教道教) ，作者都紧密结合

历史地理学知识，对其传播的路线分别予以详

细梳理和解析。“正如经由印巴次大陆传入巴

蜀地区的青铜雕像和金杖等文化因素，也未在

云南境内留下任何痕迹，而是直接达于成都平

原一样。这种现象，文化人类学上称之为‘文化

飞地’。”［11］汤洪教授对此观点持完全赞同的态

度，也正是在这种宏阔视野的关照下，我们才得

以更深入地认识古代巴蜀与南亚之间密切的往

来和交流。
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既包

括“形而下”的物质文化，又包括“形而上”的精

神文化。巴蜀的丝绸、邛杖、茶叶、井盐等本土

物产向南传播到南亚地区，而南亚的茉莉、象

牙、海贝、琥珀等也以别样的魅力传入巴蜀地

区，两地在你来我往的物产贸易中加强联系，促

进彼此物质文化的丰富和提升。古代巴蜀与南

亚的文明在交流中碰撞，在碰撞中交融，它们各

自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来自另一地区的文明

形态，在促成自身文明新发展的同时，也为当今

世界的文明交流提供了重要启示。
四、“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研究的不足与

展望

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互动融合研究，拓展

了巴蜀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在过去的

研究中，我们大多数时候仍然以文献材料与考

古出土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巴蜀文化研究中的

诸多问题，如巴蜀考古、巴蜀方言、巴蜀作家、巴
蜀作品、巴蜀民俗等，且多是立足本土，从巴蜀

区域文化的层面，予以关注。巴蜀文化与南丝

路的联系，让我们进一步打开了视野。
目前，国内对南亚区域文明的研究，已有众

多科研院所和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和外国

语学院南亚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

区发展研究院、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西南民族

大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民委“一带一

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南亚文化研究中

心、云南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

研究所、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对南

亚地区的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经济

发展等方面都有所关注。此外，中国南亚学会

的会刊《南亚研究》，以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主

办的《东南亚南亚研究》，能够紧密联系现实问

题，理论观点与政策分析并重，已经成为长期以

来研究南亚文明的重要理论阵地。
自 2018 年起，南亚廊道申遗的工作全面开

启，南亚廊道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国古代联系南亚诸国、中西亚地区的重

要通道。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对巴蜀地区所存的

金牛道等古道，已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梳理，为

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申遗准备工作提供了

广泛而重要的学术支撑。
尽管古代巴蜀与南方丝绸之路在资料搜

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

是，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缺陷。比如，多宏观

研究，区域跨度大，在资料搜集中，多偏向于巴

蜀文化或者南丝路本身研究; 在研究方面，政治

经济等现实层面的考量因素较多，重文献、轻田

野的研究倾向非常明显，以致于目前古代巴蜀

与南亚文明的研究，尚有待更多文物出土，迈向

精审深细的研究。因此，今后古代巴蜀与南亚

文明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

予以努力。
第一、重视搜集域外汉籍文献，丝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历来不乏珍稀文献及其汉籍版本，尤

其是涉及古代巴蜀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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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我们必须予以重视。陆上丝绸之路的研

究由来已久，学者们大多从丝路地名考证、物产

交流、人文遗存、行旅记游、西域书写等方面进

行着交叉学科的研究;

第二、重视域外汉学的研究，着重关注巴蜀

文献及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和流布情况。开展域

外汉籍、汉学研究，就必须要求我们将整个南亚

地区的汉籍情况做个梳理，这既是对中国古代

文学、文化研究所做的一种补充和延伸，也意味

着在古代巴蜀文化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持一

种更为宏阔、开放的视野，继续拓展巴蜀文化研

究中尚为薄弱的环节;

第三、在传统学科特色基础上，要寻求古代

文学与历史地理学、宗教学、民族学、传播学等

交叉学科的学术增长点。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

发展的鼎盛期，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非常

丰硕，胡可先、薛天纬、张国刚、石云涛、杨晓霭、
程金城、雷恩海、海滨、宋晓云等专家学者在丝

绸之路与古代文学研究方面颇多建树，唐诗与

南方丝绸之路，也依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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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
tween the ancient Bashu and South Asian civiliza-
tions has roughly gone through three period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the 1940s，from the 1950s to the
late 1970s，and from the early 1980s to the pres-
ent． Its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among others，
have concentrated on ancient Bashu and South Asi-
an socio-economic studies，ancient Bashu culture
and Indian religion and literature，ancient Bashu
culture and Southern Silk Ｒoad research．

Although scholars have long noticed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ncient Indian and Chinese
cultures，few scholars have fully explored the spe-
cific connection between ancient Bashu literature
and South Asian civilizations． The recently pub-
lished book“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Ancient Bashu and South Asia”has exten-
sively integrated important academic insights while
updating their writing styles and content．

Starting with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aterial culture，religious culture，language and
literature，and art respectively，the book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cient Bashu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a-
long the Silk Ｒoad － which can be called one of the
typical masterpiece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In terms
of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the book offers a broad
viewpoint，a strategic viewpoint，and a forward-
looking perspective． The volume is informative，

prudent，and systematic: it analyzes bo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strives to build a new para-
digm for the study of Bashu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he work also includes both pictures and texts，
contribut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further devel-
opment of the Silk Ｒoad theme．

The ancient Bashu and Southern Silk Ｒoads
have led to remarkable results in data collection，

sorting，and research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obvious shortcomings． To im-
prove futur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ancient
Bashu and South Asian civilizations，we must first
pay attention to the gathering and research of Chi-
nese documents in South Asia，especially those re-
lated to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Within this group
of rare documents and their Chinese editions，we
should focus on various records linked with ancient
Bashu culture and Silk Ｒoad research． Secondly，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Sinology out-
side of China． The domestic Bashu cultural re-
search institutions and South Asian civilization re-
search centers should focus on Bashu literature and
its spread and distribution outside of China，and
extensively absorb new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for-
eign civilizations． Thirdly，based on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traditional disciplines，it is necessary to
pursue academic growth in the subjects of ancient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religion，eth-
nology，communication，anthropology，and other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Key Words: Bashu culture; South Asian cul-
ture; Southern Silk Ｒoad; cultural exchange


